
每个村子都有一条村道，我们村也有一条。它像一棵大

树，分出几十枝乃至上百枝的枝桠把村子里的每一户人家、每

一片砖瓦、每一道篱笆全都细密地串联起来。正因为有了它，

村东头的李大才能跟村西头的王二结为了亲家；正因为有了

它，村里的瓜果梨桃才能送得出去外面；也正因为有了它，村

子才被称之为村子，村民才能谓之为村民。

我们村在大岭镇的最西边，故而名为岭西村，而大岭镇因

其地势东高西低，南、北多岗，故而名为大岭镇。大岭镇隶属

于吉林省公主岭市，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镇子，开车到省城也不

过区区半个多小时的光景。

我们村的村道没有省道那么宽阔，也没有国道那么伟岸，

曾经的它连最普通的乡道都不如。但它就静静地守在那儿，

几十年如一日，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老病死，看惯了一个

又一个家庭的是是非非、鸡零狗碎。

在它的眼里，我们和路边的野花野草没有任何区别，都是

从它身上长起来的孩子。所以，它能平等地看待村里的每一

个人，它不会因为陈二小家里过得艰难而故意让他家门前崎

岖，也不会因为冯大柱家里过得富裕而让他家门前平坦。它

只会默默地用自己的身体去丈量每一个村里人的脚步，尽其

所能地把他们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

但它所能做到的终究有限，它毕竟只是一条土路，有时一

个人一把铁锹都能改变它的路况，何况是能呼风唤雨的天。

随便飘来一片乌云，降下一场大雨，都能尽情地把它揉捏，将

其塑造成一片泥淖，或是《呼兰河传》里的那一汪大泥坑子。

这时，甭管是人、是车、还是牲口，想要出门，至少得耗掉

大几升的汽油、好几顿饭的力气，最后也未必能如愿地走出

来。

有一年，村里的一个孕妇难产要去医院，偏又碰上一场暴

雨。暴雨把村道浇成了黄汤，人走在上面，寸步难行，越走脚

越沉，很快鞋子就被一坨坨的泥巴给锁在了地上。人出不去，

车也出不去，车轮在泥坑里呜呜地转，嗷嗷地响，但就是不挪

窝。一家人最后不得不折返回来在自家炕上生了孩子。

虽然这件事情的结局是好的——母子平安，但过后总要

找出个罪魁祸首用以发泄自己险些失去家人的愤怒。可他们

能怪谁呢？能怪天吗？哪个庄稼人不看天的脸色？能怪自己

吗？自然也不可能怪自己，那就只能怪那条破烂不堪的村道

了。

这时，村子里的菜农想起了自己卖菜被耽误的那几天，正

是那条村道最泥泞的那几天；村子里的马大姐也记起了自己

家孩子曾经连着好几天去不了学校，也正是被那条泥路所困；

还有孟二奎家里养的鸡，刘秃子家里养的鸭，都曾淹死在那条

村道上的某一处水坑中；就连我们村里那条经常走街串巷的

流浪狗，下雨时也是丧打幽魂的，它大概在埋怨雨水又要把路

泡得软趴趴了。

一时之间，村道成了众矢之的，被千夫所指，俨然成了一

个诅咒。为此他们声泪俱下地教育后人，一定要努力奋斗，好

逃离这个诅咒。

其实村里人比谁都清楚这条村道有多无辜，只是谁会在

乎一条道的感受？连村道自己都不在乎，它一年又一年都是

这么过来的，它隔壁村的兄弟是这样，它的祖上也是这样，承

受与承载就是它们与生俱来的使命。

但是我要跟你说，一个村的村道什么样，这个村的人就会

是什么样。村道和村民是风动草从，唇齿相依的关系。

我曾经一直很担心我们村的人以后会因为这条道而变得

越来越少。可事实上，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十三五”以后

一切都变了。

“十三五”以后，公主岭市新改建农村公路758公里，实现

行政村100％通水泥路，自然村86.7％通水泥路，有效解决了

村头“一公里”和户前“一米路”的问题。

我们岭西村的村道终于不用再每天都打着赤膊，把自己

黄褐色的肌肤裸露在外面，接受风雨的鞭挞和太阳的逼视

了。它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件衣服，甚至可以说是一身的铠

甲。风欺负不了它，雨也奈何不了它，风雨只会把它冲刷得更

加干净。

从前路不好走时，村里人想出难出去，村外的人想进难进

来。人把路用坏了，路也把人给困死了，人和路就这么一天一

天地对峙着。人荒了，路也荒了。

现在路变好了，人也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村里和城里

一样通了下水道，沈大娘不用把泔水泼在外面；鸡鸭鹅狗的粪

便不久便会有人收拾，各类垃圾每日早晚定时清理，一日三

巡；村里的菜农随时随地就能把菜运到城里去卖；村里不但通

了校车，还通了公交车，直达省城呢。

人开心，路也跟着开心，它现在每天惬意地看着朝阳，把

村里人送到农田，送到路口；到了傍晚，再优哉游哉地把人和

夕阳都接回来。哪怕时间再晚些，哪怕村里的路和天上的星

月都已经睡着了，但是不用担心，路边的灯还醒着呢！

一条村道的
使命使命

□段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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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舒兰市法特镇往西北方向走，松

花江东岸有个名叫黄鱼村的村庄，这个

看似普通的小村庄，却怀揣多个“神

奇”：江边矗立座古老的珠山，为西团山

文化遗址，山东边藏着个清代皇家的鳇

鱼圈，山西侧是蜿蜒东行的松花江。

一

来考察清朝柳条边古迹前，尽管我

多次来过舒兰，却并不知道这里有座名

气不小的珠山。

在山下江边，舒兰市政府立着两块

石碑。左碑写着：黄鱼圈遗址是一处原

始社会时期的村落遗址，属于“西团山

文化”类型，距今3000年左右。遗址总

面积约15万平方米，遍布于整个珠山

上，尤以西坡、南坡为密集。此外，山顶

还有一座渤海时期的山城址。右碑写

着：黄鱼圈遗址，还标明是吉林省人民

政府1981年4月公布的省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黄鱼圈，清时称为“鳇鱼圈”，

为朝廷圈养鳇鱼之水也。

松花江右岸的珠山，看上去低矮，

酷似个长方形面包，草不丰茂，树疏林

稀。其东面是黄鱼村大片大片的农田，

水田稻苗青绿，旱田玉米已长尺高；山

西侧为立陡石崖，下面约50米远，就是

波光荡漾的松花江。驻足江边东望，半

青半绿的珠山最高不足百米。考古知

识几乎为零的我，完全想象不到前面这

座毫不奇异的山丘，居然能与远古人类

及“渤海山城”有何关联。读毕碑文，我

似被雷吼惊醒，原来这里曾是人类的神

奇祖地。请先人饶恕我的无知。

跟着历史向导朱岩登珠山，绕过零

星坟冢、稀疏树林，沿牛羊的曲径，不足

15分钟，我们就登顶珠山最高峰。

立于山巅，举目远眺，雾岚蒙蒙，长

天碧野，绵延数千里，直抵远方天际，松

花江如天边奔来的银河，水势苍苍，滔

滔奔涌，大江两岸，旷野碧绿，良田连

块、村庄成片，乡道弯曲、疏密相间。江

畔榆树柳丛高低错落，阳光与黑土地相

融，斑斑驳驳的光影，像奔跑的音符，在

田野里轻歌曼舞……这片丰饶的土地，

曾是清代皇家贡品大鳇鱼的产地，是二

百多年来“巨鱼充贡”的故乡。

据史料载，清代东北的松花江、黑

龙江两岸，朝廷遗存的鳇鱼圈颇多，尤

其吉林松花江流域的鳇鱼圈，它们形呈

椭圆，有的像月亮，有的如星辰，有的似

云团，默不作声地隐卧于江湾里、河汊

处、林缘边。鳇鱼圈堤坝坚实，柳榆掩

映，圈幽水清，是放养鳇鱼的良港。有

民谣唱道：哪里有鳇鱼圈，哪里村屯就

福运连年。农安、榆树、德惠、九台、舒

兰、扶余等地，即是鳇鱼圈多住的积福

之地，九台莽卡满族乡龙棚屯、德惠朝

阳乡朱家宅子两地的鳇鱼圈，像苍穹夜

空的星斗，闪烁生辉，这两颗“巨星”，特

被朝廷立了“贡江碑”而声名远播，成了

研究古代渔猎文化的活化石。

夏秋在大江里捕到的大鳇鱼，要投

放入圈，至少在其中饲养两季。待到飞

雪落地、寒冰封山的腊月，将圈养鳇鱼

捕出冰冻，再用黄绫缎包裹装入贡箱，

将贡车按编号排好队待命。大年前夕，

还要举行声势浩大的送鳇进京仪式，鸣

锣开道，鞭炮齐鸣，人欢马叫，车队如长

串行走的房子，逶迤出城，渐行渐远，隐

入茫茫雪野，留下几行散乱的车辙印。

二

清朝历代皇帝，对打牲乌拉捕贡鳇

鱼极为看重，皇太极时代已有向皇廷献

贡大鳇鱼的诏令。顺治十四年（1657），

朝廷就在船厂(现吉林市)城外设立直

属内务府机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

其职能即捕鳇鱼、采东珠、挖人参、猎貂

等等。总管衙门官衔六品，到顺治时代

晋升为四品，到康熙时代再升至三品。

衙门官兵最多时4270多人，可见朝廷

对这个机构的高度重视。依附此衙门，

经过二百多年的经略与传承，这里逐渐

建成一座中型规模的城池——乌拉街

故城。

据《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记载，

清朝特为总管衙门划出“贡山”“贡

江”，东西南北山水“管域”560余里，

还依山沿水为多处贡山、贡江立石碑，

标明皇家所属。康熙十二年（1673）颁

布禁猎法，其法昭示凡在禁河盗采者

“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者枷两月，鞭

一百”。到乾隆六年（1741），朝廷对吉

林部分区域，实施封禁令曰：“吉林等

处系满洲根本，若聚集流民于地方实

无裨益……出产人参、东珠之吉林江

及长白山、乌苏里等处相同之水旱道

路，向来不准行走，应令该将军、府尹

等严行查禁。”凡朝廷划禁之地，民不

得进山采猎，不得下江捕钓，否则，就

当绞或戴枷、或鞭刑处之。

这座皇家专属的打牲乌拉总管衙

门，直到1911年才隐入历史尘埃，先后

存在240多年。

如今，立于珠山之巅，远眺松花江

自西南向东北缓缓流过，两岸被大江冲

击而成的阔大平原，碧野葳蕤，田畴纵

横，树林、湖泊、村庄、渔舟、炊烟、小桥，

皆为大江笔下的丽彩画卷。

人类依山而居、临水而牧耕的社

会群落诞生，源于长白山、源于松花

江，源于黑土地。珠山的西团山文化

遗址，见证了先祖秽貊人及古夫余国

的兴衰，从而证明东北的古老先民们，

依托松花江开创的人生大戏，很早就

已激情上演了……

三

在浩繁的历史卷帙中，清朝皇帝围

绕着东巡祭祖的行迹，围绕着松花江行

舟水运，围绕着捕猎大鳇鱼的史书记载

颇多，古人留下的《打牲乌拉志典全

书》，洋洋洒洒，溯源求本，蔚为大观，此

不赘述。本文仅择康熙帝东巡吉林松

花江的往事，力展吉境山水之丰饶，传

扬康熙帝祭奠故地之豪迈。

1682年5月，29岁的康熙皇帝，正

值盛年出京东巡，阵容空前，旌旗招展，

扈从官员、随员、军队等部众多达7万

人，浩浩荡荡，车马萧萧，一路向东，那

真是“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

行，夜深千帐灯”的境界，昭示了当时的

威武与喧嚣，昭示了康熙帝一统天下的

气派。然而，谁也无从想到，皇上的贴

身护驾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却在其

《鞑靼旅行记》中说，康熙此行除祭祖、

视察水营外，还另有俗欲，即“乌拉是临

江城市，去吉林三十二里，稍上处盛产

鲟鳇鱼。皇上乌拉之行，是为钓这种

鱼。”那么，皇上行履国政之余，非要下

江钓鳇鱼，这类政俗混淆之举，康熙帝

到底居心何意？还有鳇鱼为何能激起

皇上如此大兴？“倘若不入江捕鳇，朕将

入夜难眠……”

众臣惘然，惶惶不可知。

鳇鱼，又称鲟鳇鱼、牛鱼、秦王鱼等

等，主产地即东北松花江、黑龙江两江

流域，其形异体大，小则七八尺，最长三

丈，重者两千斤。其貌相神奇，味道鲜

美，适作贡祭品，被称为“鱼中王者”。

皇族嫔妃、达官显贵，尤以品鳇为尊。

婚丧庆典，尤以进鳇为祥。每逢过大

年，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诸侯重员，尤以

尝鳇而感大吉。

康熙皇帝执意到吉林松花江上捕

大鳇鱼，绝非囿于俗世眼光，其所为必

含深意。现在想来，或许基于三个考

量：借捕鳇之行，彰显祖地物产丰盈；借

捕鳇之行，自喻帝之胸襟鸿志；借捕鳇

之行，验测臣仆忠尊程度。

四

此次东行，康熙帝先到盛京祭祖。

5月2日—3日两天，抵达吉林船厂视察

水师，300余艘战船，纵列松花江水上，

兵勇雄壮，气贯长虹，蓄势待发。大帝

暗喜，一方大略已成熟于胸。

现在，还是沿着皇上入俗江钓的

“副线”，看看康熙捕鳇的场景吧。皇上

乘龙舟御风前行，部众扈从分乘200多

只舟船紧随其后，大江上下，烟波浩渺，

帆影江鸥，水空同翔，好一派千里江山

美画卷……接下来，再看看当年翰林院

侍讲高士奇的《扈从东巡日录》记载片

段：

5月8日，“己卯，驻跸大乌拉虞村

（现乌拉街），暮雨翻盆，江昏雨黑，客舍

篝灯，淅沥终夜矣。”5月9日，“庚辰，晨

兴细雨，犹零落流云未歇，泛舟江中，草

舍渔庄映带罔阜，岸花初放，错落柔烟，

似江南杏花春雨时，不知身在绝塞也。

上渔於冷棚(即前述龙棚)，是产鱏鳇鱼

处，去渔村又八十里。冒雨晚归，驻跸

大乌拉虞村。”5月10日，“辛巳，初晴，

驾发自大乌拉虞村，舟行二十里，风雨

骤至，骇水腾波，江烟泼墨，舟楫臲峗不

能行，急就岸停泊。……过午，风色稍

定，牵缆甚缓。又二十里登岸，觅牛车

上下山崖间，泥滑难行，至船厂已漏下

三十刻矣……”

由此看来，康熙帝的时运不佳，三

天临江，三遇雨阻，把皇上的捕鳇梦阻

断了。因连降大雨，水势汹涌，捕鱼无

所获。然而，后人可透过高士奇的“日

录”，看到当年松花江畔的美丽风光，丰

饶植被，江上波涛翻腾，舟楫难行，江岸

细雨楼烟，客舍篝火，随君众臣上船弃

船，乘坐牛车，疲惫归村……最有趣的

是，归途中因船受损，洋先生南怀仁与

帝之岳父大人，不得不乘坐牛车，走泥

泞乡路，天凉车慢，一路劳顿，时过子

夜，才回到乌拉虞村，康熙见二位大人

的狼狈苦相，忍不住笑了，说，鲟鳇鱼把

我们愚弄了。

这次，志存高远的康熙帝，虽没捕

到心仪的大鳇鱼，但这三日的松花江上

捕鳇经历，江行骤降大雨的万千气象，

让他心潮起伏，激动不已，当日其乘兴

挥笔作诗《江中雨望》一首：

烟雨连江势最奇，
漫天雾里影迷离。
掀翻波浪三千尺，
疑是蛟龙出没时。

这首诗的后两句，提到的“蛟龙”是

康熙的自喻吗？无从知道。然而，历史

告诉后人，康熙帝东巡回京的两年后，

即1685年，他便统率水陆大军，挥师北

上，把强占我国雅克萨的沙俄入侵者，

一举赶了出去。

在珠山远眺松花江——这条大江

从西南而来，本该直接向东流去，可它

却在珠山西侧，优雅地拐了个弯儿，然

后很执着地向东北奔去，像个闯世界的

壮男儿，步履坚实，气宇轩昂，一路向

北、一路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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